
“故乡”无疑是世界文学中出现频
率甚高的一个场景，而“回故乡”则又是
世界文学写作中最常见的一个动作。之
所以要“回”，无非是为了表达这样两种
情绪：或游子“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思乡
之情，或拉开距离后将故乡与新居地的
比较之思，即所谓表现“文明的冲突”之
类的文学母题。 现在，茅盾文学奖得主
刘醒龙也没逃出这样的套路，他以一个
黄冈人的身份和姿态一头钻进家乡的
历史和乡亲们的灵魂中，创作出《黄冈
秘卷》这样一部多少有些“烧脑”的长篇
小说新作。

我之所以称其有些“烧脑”，是因为
刘醒龙的故乡真是一个有着 “嘿乎嘿
（黄冈语， 表比很多还要多的意思）”说
头的地方： 明清两朝各中进士 276 员
和 335 员， 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了两百
多位开国将帅，黄冈中学高考升学率超
过 98%；当然，还有那赫赫有名的巴河
藕汤……面对这样一片人杰地灵的故
乡，刘醒龙，你“回”得去吗？ 你又如何
“回”？

作品以风靡全国的那个与高考密
切相关且为多少考生恨之入骨的“黄冈
密卷”为引子展开：

“这世界对黄冈的恨有多深 ，天都
不晓得，只有我们自己晓得。 我们班已
经三次举手表决， 要我化装成杀手，杀
到你们黄冈来！ ”

在一个出自高一花季女生充满杀
气的来电声中，《黄冈秘卷》徐徐拉开了
帷幕，这样的开局难免要逗得不少人误
以为作品是在聚焦反思中国当下教育
问题，这一枪刘醒龙晃得既虚且实。 所
谓“虚”指的是作品的主体铺展终究还
是在演绎现代以来黄冈地方文化的秘
史，而所谓“实”则是那所谓的“黄冈密
卷”在作品中时有闪现，其结局也落在
了这上面，且和作品主体内容形成某种
内在呼应，这当可视为作者结构上精心
编织的一种讲究。

文学作品中的“回故乡”，有两个要
素必不可少：一是故乡的场景，一是来
自故乡的长辈，在这点上，刘醒龙免不
了俗。 关于故乡的场景，尽管《黄冈秘
卷》游走于黄冈县上巴河刘家湾、胜利
县和武汉市三地，但主体则毫无疑问的
还是黄冈，至于胜利县和武汉市都是由
黄冈引发延伸而来。关于故乡的长辈则
是以 “我们的祖父 ”和 “我们的父亲 ”、

“我们”这样三代的自述方式呈现，其中
祖父、父亲老十哥刘声志和老十一哥刘
声智则是绝对的主角。

如果说“我们的祖父 ”多少还是作
为传统儒家伦理或所谓乡土民间资源
的一个符号或一种象征而存的话，那么
“我们的父亲” 中关于老十哥刘声志与
老十一哥刘声智的比照关系 ， 关于修
《组织史》和《刘氏家志》的双线设置则
构成了《黄冈秘卷》的主干。刘醒龙自己
也坦言：《黄冈秘卷》最大的特点就是对
故乡的再认识，对父辈的致敬。

这种“对故乡的再认识 ”的焦点就
是集中在对“我们的父亲”的再认识。那
个被称为老十哥的刘声志人如其名，这
位志士青春时代的历史方位是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这个乡村织布师的儿子
之“志”突出表现为一辈子始终与时势
欲望格格不入的那身硬骨头 ， 作品由
“轿车” 串起刘声志的人生：15 岁少年
时也曾立誓要为刘家大塆争光，当大官
坐轿车，把名字刻在家志上，鬼使神差
因福特车入狱， 在国教授的启蒙下，明
白了“革命就是让这些坐轿车的人也和
大家一样用两条腿走路”；“小福特车发
夹”是父亲不得不为忠诚割舍爱情的一
份遗憾， 但若没有对福特车的喜爱，父
亲也无法找到组织而开始他一辈子的
革命路；把轿车当作“埋葬腐败贪婪的
黑棺材”是父亲毕生的志业，他最清楚
“路与桥”如何能真正实现“人行车走”

的含义。 从少年壮志到英雄迟暮，从天
下兴亡到儿女情长。老十哥这一身硬骨
头的志士又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背诵起
《诀别书》 这篇缠绵悱恻而又荡气回肠
的短文，他铭记着“当亦乐牺牲吾身与
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这句
话，坚信唯有个人的“福利”服从天下人
的“永福”，社会才能真正进步。 当个人
生活与“组织”要求发生矛盾时，老十哥
坚决斩断了与海棠的情缘；但这并不排
斥他毕生怀念她的那枚“福特车发卡”，

还有她舔冰激凌时的可爱动作……类
似这样的细节间或出现在作品中，使得
老十哥的整体形象在刻板倔强的同时
又不时闪烁出几分温馨与柔软，呈现出
霸气与温柔、粗犷与细腻、果决与缠绵
交织的立体感， 因而有了可触可感、可
亲可爱的人间烟火。

值得注意的是， 在 “我们的父亲”

中，刘醒龙还特别塑造了一位与老十哥
同时出生、姓名读音也相同的老十一刘
声智的形象，这个形象在中国当代文学
人物的谱系中甚至更独特更鲜见，他既
是为烘托老十哥刘声志而存在，同时又
是另一类人群的鲜活代表。他们的处世
哲学如同各自名字一样，一个坚信 “有

志”（有理想成大事），一个笃定“有智”

（有计谋成功业）。与老十哥信奉集体主
义精神截然相反，老十一的精神底色就
是个人至上；这个在今天看上去还算成
功的企业主，一方面认为“钱不是万能
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另一方面
又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文
化，毕生娶了六个老婆，目标就是要生
个儿子载入族谱。有意思的是：这 “志”

与“智”的毕生博弈，到作品的结局时竟
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 ， 老十一最后
说：“别看我一直对你不服气，那只是爱
面子，其实我心里最佩服的人是你。 我
刘声智不过是那供人乘坐的轿车，你刘
声志才是刘家大塆的路和桥。 ”这样的
反转当然是刘醒龙的刻意为之，是否也
是他对家乡文化反思后的某种感悟与
心得呢？

或许是为了造成刘声志与刘声智
“双雄对峙”戏码更足的效果，《黄冈秘
卷 》中还设置了另一条 《刘氏家志 》和
《组织史》的双线并行。 前者隐喻的显
然只是刘氏家族，是“小家”，相对应的
后者则隐喻着革命群体，是“大家”；前
者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延续 ， 后者
则是革命伦理和价值的记载 。 作品中
有这样一个细节令人玩味 ： 历经 “文
革”冲击，《刘氏家志》得以幸存竟然是
因为老十哥将其藏到了貂猪儿洞中 。

这个细节的设置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
是作者的刻意为之 ：在所谓 “大家 ”与
“小家” 之间并非就是那么绝决地水火
不容，如何走向融合与平衡或许更是当
下人们应该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 一方
面， 我们需要反思历史虚无主义把革
命简化为欲望和暴力的叙事 ， 另一方
面更要警惕仅仅以传统儒家伦理或所
谓乡土民间资源作为精神道德重建的
良药。

作为本文的结束还想说一点 ，与
许多 “回故乡 ”的写作不太一样的是 ：

在 《黄冈秘卷》“回故乡”的历程中，“我
们的祖父”和“我们的父亲”尚健在，因
此这是一次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的
“回” 法， 耿直性格的主人公老十哥革
命、建设、退休的一生既是一位典型黄
冈人一辈子的命运写真，也包含着对现
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思考，探索当
前社会关切的诸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
性。在这个意义上，《黄冈秘卷》的“回故
乡 ”之旅又何尝不是一次 “在当下 ”的
写真呢？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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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只眼” 看文学

“海派”如何激活传统京剧的当代生命力
———评史依弘和她的新编京剧 《新龙门客栈》

离别家乡岁月多
近来人事半消磨
———看刘醒龙长篇小说新作《黄冈秘卷》

潘凯雄

孙国忠

史依弘与她的创作团队最近在上海演出了新编京剧 《新龙门客栈》，引
起高度关注和热议,在我看来原因有二。

其一， 史依弘近几年相继尝试了多种展示个人特
色的京剧表演形式，其鲜明的“求变”姿态引
人瞩目， 尤其是去年她一人挑梁尽情演
绎《梅尚程荀》的 “老戏个唱 ”之后 ，同
行和戏迷对她及其团队如何呈现多
角色、 多行当的舞台表演与怎样
表达原创京剧大戏的 “戏剧叙
事”充满兴趣。

其二，《新龙门客栈》是广
为人知的经典武侠影片 ，将
其作为 “艺术底本 ”来创作
一部京剧大戏，对京剧历史
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联想到
曾以武侠戏为亮点的海派
京剧。 对这种久违的京剧
地域门派及其表演风格
的好奇心 ，实际上反映了
当代不同观众群体对海派
京剧之传统与创新的很大
期待 。

走进上海大剧院观看京
剧《新龙门客栈》的首演，艺术
直觉告诉我：这是一部有品格、

有品质的戏剧作品，从中可见以
史依弘为代表的一批中生代京剧
人的大胆探索和艺术追求， 渗透其
中的是艺术家们直面海派京剧传统

的严肃思考与创新意识。

审美取向：用鲜明的表演“劲头”和舞台节奏感来增强戏曲“观赏度”

“海派京剧”是一个有历史底蕴和

文化内涵的名称， 以当代视野对其再

思与重识， 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京剧

《新龙门客栈》之艺术探索的意义。

谈论海派京剧， 我们就要面对一

个很实在的问题： 究竟什么是海派京

剧的艺术特质？ 京剧艺术的“海派”（亦

称“外江派”）诞生于清末民初的上海，

它与坐镇北京的 “京派”（亦称 “京朝

派”）分庭抗礼，相互媲美。 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是海派京剧的鼎盛期， 周信芳

享誉戏坛的麒派演剧， 盖叫天独步天

下的武生艺术， 林树森技艺精湛的关

老爷戏， 郑法祥和张翼鹏各领风骚的

猴戏表演， 共同成就了一个时代的京

剧辉煌。

必须指出的是： 海派京剧首先姓

“京”，它在体现京剧艺术之 “本 ”的程

式化、虚拟性、舞蹈性表演特征方面与

京朝派并无区别。 海派京剧得以在南

方立足并能与京朝派抗衡、 媲美的是

它强调动态性舞台表演的戏曲品格和

艺术追求——以突显京剧生命体征的

唱、念、做、打构建栩栩如生的舞台形

象，强化角色个性、激扬人物感情与注

重演剧效果是其艺术特质的基本要义。

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京剧表演艺术

家之所以能创造出影响京剧历史轨迹

的艺术璀璨，是因为他们的舞台表演紧

扣人物感情，强调戏剧张力。 为了达到

有生命力的舞台形象塑造，在尊重京剧

艺术核心原则与基本规律的同时，海派

京剧敢于打破一些传统束缚。 正是这种

注重表演节奏与戏剧色彩的整体性艺

术呈现，使得海派京剧的“可看性”远远

胜于京朝派的舞台表演。

因此， 无论从戏曲理论还是从表

演实践上讲， 海派京剧用鲜明的表演

“劲头”和舞台节奏感来增强戏曲 “观

赏度” 的审美取向不仅有它独具的历

史意义， 更有其激活京剧艺术生命力

的当代价值。

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突破行当设

置， 乃是海派京剧引以自豪的艺术特

征之一，这在《新龙门客栈 》中得到了

充分体现。 史依弘一人扮演金镶玉和

邱莫言两个角色， 前者激情火辣的形

象塑造结合了花旦与武旦的表演程

式， 后者冷峻神秘的意态展现则以青

衣路子应工。 史依弘这位刀马旦与武

旦出身的大青衣显然对这样反差强

烈、戏份饱满的双角色表演游刃有余。

同样， 傅希如饰演的周淮安也无法用

一个行当去界定， 既有老生的沉稳庄

重，也有武生的英勇矫健，还有小生的

俊秀优雅。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孙伟

扮演的东厂头目贾廷， 文武老生应工

的角色刻画融入了丑角与小生的表演

特色， 反派人物的形象构造由此多了

一种超越常规套路的艺术趣致。 这种

突破戏曲行当的演剧路子表明： 海派

京剧表演特有的人物风韵及其舞台光

彩是对传统戏曲的重大贡献， 其深厚

的艺术内涵和美感蕴意尚待进一步探

究、开采。

《新龙门客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唱腔设计， 它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全

剧的“京剧品格”与艺术表现力。 在传

统的认知中，海派京剧的“唱”往往不像

它的“念”“做”“打”那么出彩，并曾导致

人们对海派京剧的某种负面评价。 我

认为， 除了纯粹的武戏表演， 京剧的

“唱”应该是其整体性艺术表现中最为

重要的元素和手段。 “唱”是贯通整个戏

剧进程的“血脉”，尤其在一部多角色组

合与注重人物性格刻画的京剧大戏中，

唱腔及其演绎对追求京剧本体艺术美

的戏剧叙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必须为此剧的唱腔设计费玉明先

生点赞， 他所谱写的唱腔既有传统韵

味又有时代气息，更为重要的是，剧中

人物的许多唱段都能紧贴角色个性及

其心境变化， 并与戏剧矛盾冲突环环

相扣。 全剧的唱段中，西皮的板式占了

很大的比重，这是极为明智的选择，因

为西皮声腔的旋律性格和节奏样态要

比二黄板式更为明快流畅。 因此，在这

部强调表演动感、 讲究戏剧叙事的京

剧大戏中， 西皮声腔与板式的丰富多

变及其表现能量显然很有效果地带

动、 促进了京剧舞台应有的 “戏剧张

弛”。 特别要赞扬的是，此剧的唱腔设

计显现出别具一格的音乐创意， 令人

耳目一新。 剧中的唱段全都根植于京

剧传统的声腔体系， 但我们在此听到

的南梆子、流水、二六、原板、快板与四

平调等唱段都有各自独特的音乐性格

和表现意味。 尤其让我感到惊喜的是，

以往在传统唱腔中不被重视的散板和

摇板这样的“散化性”音乐表达在此剧

中有了颇具亮点的表现作用。 正是这

种有根基、 有新意的唱腔设计让我们

在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和戏剧情境的同

时， 体验海派京剧音乐创意的美妙带

来的艺术感动。

仍需打磨：角色间的武打设计与整体性武戏场面缺少艺术表现的“层次感”

京剧《新龙门客栈》已经有了很好

的艺术基础， 但要成为一部海派京剧

的精品之作， 尚需史依弘与她的创作

团队继续思考，不断打磨。

首先值得再思考的是剧中几位主

要人物的形象塑造。 从首演的情况看，

金镶玉一角无疑是成功的，与之相比，

邱莫言的形象就显得比较单薄， 无论

是唱段的安排还是舞台表演， 完全处

于下风。 作为戏剧角色，金镶玉与邱莫

言当然可以有主次之分。 然而，在这部

一人分饰两角的大戏中， 若能进一步

强化青衣应工的邱莫言的戏份， 通过

多种表现手段来突出其内敛沉静的内

在张力， 整个戏剧的矛盾冲突和剧中

人物“侠义情怀”的艺术演绎必将达到

一个新的境界。

王玺龙饰演的曹少钦这一角色的

形象塑造更应该再度思量。 作为剧中

头号反派人物， 以武生应工的曹少钦

本应有足够的“戏”来支撑起戏剧矛盾

冲突的重要一端， 但现在的曹公公被

弱化成一个只起铺垫作用的配角。 在

他仅有的两段戏中， 我们看到的只是

一位过场性质的 “武行头 ”，根本看不

出以“大武生”的身份进行表演的东厂

大头领那种“顺者昌来逆者亡”的凶狠

与霸气， 其薄弱势必影响到剧中力图

展现的江湖险恶情境的深度建构。 我

觉得应该重新考虑曹少钦第一段戏中

的马舞表演 ，不妨可以借鉴 《艳阳楼 》

中那段已成经典的高登的趟马程式 ，

既可强调人物显赫的统领地位， 又增

添了角色表演的艺术观赏性。

作为一部表现武侠内容的海派京

剧，《新龙门客栈》 的武戏表演自然是

观众们特别期待的。 观目前版本的演

出， 武打场面尚未达到人们希望看到

的精彩程度， 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

因是角色间具有抗衡性质的武打设计

与整体性武戏场面缺少艺术表现的

“层次感”。 建议创作者参考京剧传统

戏中“敌”“我”双方战将对打和群体开

打的“渐进式 ”套路 ，以多层次的开打

表演引出周淮安与曹少钦最终决战的

武戏高潮。 这两个角色的扮演者傅希

如和王玺龙都是武功造诣很高的优秀

演员， 如何有效地发挥他们的表演优

势以增强武戏的 “戏份 ”，尚有进一步

探讨和再创排的空间， 尤其是长靠武

生王玺龙的扎实功底和他具有的 “大

武生”气派与风范，理应在剧中的武戏

表演中得到更充分的展示。

京剧《新龙门客栈》的创作与演出

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探索， 它不仅让人

看到了体现当代京剧人创作思维与艺

术追求的戏剧成果， 也让我们静心再

思海派京剧艺术传承与创新的社会意

义和人文价值。 我和广大戏迷一样，期

待这部有格局、 有追求的海派京剧大

戏能够早日成为戏曲艺术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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